
天象，泛指各种天文现象，如天体出没、月球盈亏、日
月交食、行星冲合、流星闪逝、彗星隐现、新星爆发、陨星
坠落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强调“天道”
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的相通，所以中国古代对天空
中出现的各种天象非常重视。近代以前，中国人一直是
世界上最勤勉、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历朝历代，皇家天
文台都有专职人员日夜不停地观天测候，几乎不漏掉任
何突发天象，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天象记录，这些天象记
录被视为全人类珍贵的科学遗产。

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中，最有价值的是涉及日月食、
彗星、太阳黑子、新星等的资料。史书中彗星、流星、新星
等记录的详细程度和精确程度，可使现代人根据这些记
录精确地确定其位置、亮度和运动变化过程，很多记录对
现代天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日食记录最突出的应用是研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

化。利用现代推算的某次日食同历史上这次日食的实际
观测数据比较，可以得出可靠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情
况。历史拥有的可靠日食记录主要来自中国，中国有的
日食记录已成为经典，如《尚书》中记载的日食被称作“书
经日食”，《诗经》记载的日食被称作“诗经日食”等。

中国历史上有1000多次彗星记录，最早的见于《春
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
北斗”，而且已经把彗星看作是天体了。相比之下，西方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16世纪一直把彗星看作大气中
的燃烧现象。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公元前28年的太阳黑子：“三
月己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时间、位置、
大小俱全，而西方直到伽利略利用望远镜才真正确认了
黑子的存在。

自商代到17世纪末，中国史料上记载了90多颗新

星、超新星事件，是世界上非常珍贵的天象记录。20世纪
50年代，中国天文学史家席泽宗整理发表的《古新星新
表》，详尽考查了这些记录，为那时射电天文学的一系列
重大发现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材料，为现代恒星演化理论
做了非常重要的印证，在国际天文学界引起了轰动。这
是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应用最精彩的篇章，被誉为20世纪
中国人对世界天文学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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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3月，漠南蒙古科尔沁等16部49个台
吉齐聚盛京沈阳，一致称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
罕”，意为“宽温仁圣皇帝”，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大汗
正统的继承者，是自己的君主。皇太极接受尊号，
在盛京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漠南蒙古16部的臣服，是满蒙关系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标志着从此蒙古各部从后金的盟友关系
转为清朝的臣属关系，其平等地位转变为从属地
位。这是努尔哈赤及继承者从明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蒙古科尔沁部遣使归附后金，到后金天
聪九年（1636年）蒙古察哈尔部降附后金，经过40
多年和平、军事的手段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时的皇太极十分清楚，蒙古16部的臣服，使
清政权彻底消除了进攻明朝、入主中原的后顾之
忧。然而皇太极和他的谋士们深深地懂得，仅靠联
姻和盟誓，取得对蒙古部族的统治和驾驭是远远不
够的。摆在清初统治者面前的是如何长久地统治
这些降服的蒙古诸部，使蒙古铁骑成为清朝入关征
明、保卫北部边疆的重要武装力量。清初的统治者
们在总结了历代中原王朝统治北方民族的经验教
训，尤其是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
立王朝后对其他民族统治的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社
会现实和蒙古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和推行了一整
套统治蒙古的制度和政策。

设蒙古八旗。把在清初满州族进行统一战争
中俘获到的蒙古战俘和部分自愿或被迫归附的蒙
古人组织起来，于1635年建立蒙古八旗。八旗蒙
古和八旗满州及八旗汉军一样，部分驻守京都，称
京旗或禁旅八旗，部分驻扎各地，称驻防八旗。所
有八旗都隶属京师的八旗都统衙门。每旗的最高
首领为都统，八旗的最高统帅是清朝皇帝，使他们
从蒙古部族中划分出来。

划分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剥夺内属蒙古的世
袭权利地位。内属蒙古由清朝政府任命的蒙古王
公进行统治，各级官员完全是流官，可随时任职或

撤换。内属蒙古的土地和属民由清政府直接管辖，
和汉族地区的州县一样。内属蒙古和八旗蒙古有
相似之处，即都不存在王公制度和领主制度，取消
了部分蒙古贵族的世袭地位。

实行盟旗制。对外藩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削弱
蒙古部族势力。清政府在招抚和征服蒙古各部后，
对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整顿，取消了蒙古原有的
兀鲁思（领地）、土绵（万户）和鄂托克（部落）的区
分，在重新调整或划分牧场的基础上，实行新的盟
旗制度。对于蒙古原有的部，清朝或者编为一旗，
或分为数旗。旗是最基本的军事行政组织，具有两
重性，一方面是清朝政府的行政单位，另一方面又
是蒙古王公的世袭领地。旗设札萨克（旗长），掌管
本旗事务，又称札萨克旗。札萨克同旗一样，也具
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清朝的地方官吏，一方面又是
世袭的领主。札萨克旗的承袭或贬黜以及爵位的
升降和承袭，完全掌握在清朝政府手里。按照这种
定制，旗与旗之间互不统属，谁也管不着谁，旗直接
对中央负责。盟又只是一个会盟的组织者，对下没
有管辖权。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原蒙古部族的势
力，使其无力再进行规模较大的联合反叛行动，过
大的权力得到了有效的扼制。清朝政府除划定各
旗的界线和管理范围外，对各旗统治者制定了许多
禁令。“正其疆界，悉遵约事”，这就消除了因争夺牧
场和属民而发生的纠纷或战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从十四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的割据和混乱局面，有利
于蒙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
口增长。这是清朝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实行封爵制度，笼络蒙古贵族。为了笼络骁勇
善战的蒙古人，利用蒙古骑兵无往不胜的战斗力，
清朝统治者给予蒙古封建主超越汉人而仅次于满
人的政治地位。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皇帝
在召见科尔沁蒙古王公时向其保证：“朕世世为天
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于永远。”
清代对蒙古王公的封爵制度，采用清朝宗室的封爵

制度。主要在外藩蒙古中实行。根据蒙古王公原
来的地位、功劳的大小，尤其是对清朝的效忠与否
程度，分别赐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
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在成吉思汗家庭封
台吉，异姓功臣后裔封塔布囊）等，获得不同爵
位的王公贵族构成了贵族阶层，“科尔沁六旗有王
四、郡王三、贝勒三、贝子一、镇国公一、辅国
公五”。至于台吉其数之多，几乎无法统计。道光
十年 （1830年），仅科尔沁右翼中旗就有台吉
2000人，而全旗只有22佐领，“百五十丁编一佐
领”，贵族人数与平民相差无几。

科尔沁部编为六旗，据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志》记载，清崇德元年（1636年），始建科尔沁右翼
前旗（札萨克图郡王旗）、科尔沁右翼中旗（图什业
图亲王旗）、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旗），属哲里木
盟，直隶于清朝中央理藩院。清顺治五年（1648
年），扎赉特部改置为扎赉特旗，归属哲里木盟，直
隶于清朝中央理藩院。

今天白城市5个县（市、区）中的通榆大部分、
洮南、洮北区属于科右前旗札萨克图郡王旗领地，
通榆县原瞻榆县部分属科右中旗图什业图亲王旗
领地。大安市属科右后旗领地，位于大安市新艾里
乡的陵界墓地，就是科右后旗即镇国公旗的家族墓
地。第五任札萨克镇国公喇嘛札布在巡视所辖疆
土后，认为这里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遂将其

“龙头”所在地的新艾里所在地选定为墓地。喇嘛
札布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卒后，始葬于此。其
后的第六、第七直至第十三次袭，共九代札萨克镇
国公的陵墓均葬于此，成为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
镇国公的家族墓地，当地民众称“公爷陵”或“陵
界”。镇赉县属扎赉特旗。

除科尔沁六旗，即科尔沁右翼中旗、前旗、后
旗，科尔沁左翼中旗、前旗、后旗外，还有扎赉特旗、
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以及杜尔伯特旗，属
科尔沁部，由哲里木盟统属。 （三十）

Ｂ 白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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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冰壶秋月：盛水
的玉壶，中秋的月亮，
比喻品格高尚。出自
宋代苏轼《赠潘谷》：

“布衫漆黑手如龟，未
害冰壶贮秋月。”

潘谷，宋元祐歙
县人，一生制墨，品质
优 良 ，人 称“ 潘 谷
墨”。苏轼写《赠潘
谷》，表达了对潘谷品
格和技艺的崇敬。
蒋振兴 陈长松/图文

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
惟有蜻蜓蛱蝶飞。

赏析
如果说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

图》是北宋都城汴梁繁华都市景象
的长卷，那么范成大的《四时田园
杂兴》组诗则可以看作南宋乡村田
园生活的长卷，只不过是用语言描
绘的。这组诗创作于范成大退居家
乡之后，共六十首，分为春日、晚
春、夏日、秋日、冬日五个章节，
每个章节有12首诗。这里选的是
《夏日田园杂兴》的第一首。

所谓“杂兴”，即有感而发、随
事吟咏，以此为题的诗篇，往往善
于撷取生活中富有意味和美感的画
面，从中发现诗意，探寻意义。《四
时田园杂兴》中的诗歌均是如此，
诗人带着善于寻找美的眼睛，游走
在乡间四时之中，如一台摄影机，
将引入眼帘的画面，通过恰当的构
图和修饰，纳入镜头，遂为我们留
下经典的画面。

这首诗描绘的是江南夏日的景
象。初夏时节，梅子金黄，杏子
虽未成熟，也已越长越大，饱满
水灵——这是树上景色。再看田
园中，一望平畴，荞麦花雪白，
铺满大地，金黄的菜花已然开
过，稀稀落落，遍地金黄不再。
这两句诗，色彩鲜艳明媚，梅子
和菜花的金黄、杏子的青涩、荞
麦花的白色，再加上可以想见的
树叶的深碧、麦苗的青葱，好一
幅美丽的水粉画。除了色彩，亦
能看见形体，杏子的饱满，荞麦
花的轻柔，油菜花落后茎叶的粗
壮，都历历如在目前。

此时，天时已长，农事渐忙，
农人都在田中做活儿，院前篱笆边
上，杳无人迹，唯有蜻蜓和蝴蝶飞
来舞去，仿佛它们才是世界的主
宰。这两句描绘初夏村落的寂静景
象，侧面写出农人的辛劳。但诗中
虽曰无人，却也并非真的无一人
在，诗人隐匿于诸种景物中，不动
声色，旁观细描，与环境融合无
间，充分体现出诗人对田园的热
爱。 （雨果）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我
看
我
说

中国古代科学发现之十三 ——

天 象 记 录
●王玉民

清朝时期的白城——

蒙 古 科 尔 沁 部 封 地
●宋德辉

清代景泰蓝瓶

清代龙纹瓷盘

清代粉彩瓷盘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让我们
多一些专心致志，少一些心浮气躁；多一些持
之以恒，少一些朝三暮四；多一些善始善终，
少一些虎头蛇尾

古人治学，常常因心无旁骛，而有诸多
“痴”“醉”之举。据《北齐书》记载，南北朝时
期天文学家信都芳以研习算术、天文为乐，常
对人言：“算历玄妙，机巧精微，我每一沈思，
不闻雷霆之声也。”另据《东坡全集》记载，唐
朝书法家欧阳询曾经骑马赶路，见路旁一古
碑为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题，旋即下马观
看，许久才舍得离去。走离不远，又折返回
来，继续下马观察，“及疲，乃布裘坐观，因
宿其旁，三日方去。”二人用心之专，由此可见
一斑。

所谓“痴”“醉”之举，并非愚钝笨拙，实为
用心专注，不顾其余，如痴如醉罢了。古往今
来，大凡有所成就者，都绝不可能是三心二
意、朝秦暮楚之辈，大多是用心专一、笃志前
行之士。缘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春华秋
实，这些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清朝纪昀在《阅
微草堂笔记》中云：“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
是事能诣极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
诣极者，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其言，阐述的也是“时间精力在哪
里，成就收获就在哪里”的道理。

“守少则固，力专则强。”用心一者，寡欲
静心，方可沉潜于事。《庄子·达生》记载有一
则“粘蝉”的故事，孔子在路上见到林中有老
人以竹竿粘蝉，技艺娴熟令人叹为观止。孔
子询问其中的门道，老者说自己在捕蝉时站
得像树桩一样，视拿着竹竿的手臂为枯枝，虽
天地之大、万物之多，“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

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此之可谓用心于一时。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自
1565年起，先后到庐山、茅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
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药工等为师傅，考古证今，历经27个寒暑，三
易其稿，方完成鸿篇巨制《本草纲目》。此之可谓用心于一世。

用心一时也好，用心一世也罢，考验的都是钻研的功夫、坚韧的定
力。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锋”“中国天眼”
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东，23年如一日，从壮年走到暮年，建成世界
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硬是凭借一股子专注的劲头，将朴素的想法
变成国之重器。“守岛卫士”王继才，在远离大陆的开山岛上，坚守着“直到
守不动的那一天”的上岛誓言，32年、11600多个日日夜夜，让五星红旗每
天冉冉升起，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用心专一、事有所
成的典范。

反之，“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面对世间林林
总总的选择和形形色色的诱惑，有的人一味求权势、慕虚名，却对业务提
升浅尝辄止，不愿深钻细研、不愿劳心费力；有的人虽然时常感受到“本领
恐慌”的压力，常立志却无恒志，学也学了，屡“掘井”却从未“及泉”；更有
甚者，片面求速成、速效，在学问、业务上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最终毁了自
己的名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
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
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种境界，也分别对应了“苦索”

“悬想”“顿悟”三个阶段。无论治学抑或立业，绝无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之
理，必当专心笃志、久久为功，多下一些“痴”“醉”功夫，方可积跬步而至千
里，从量变达到质变。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让我们多一些专心致志，少一些心浮
气躁；多一些持之以恒，少一些朝三暮四；多一些善始善终，少一些虎
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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